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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天氣隨著季節的變化在更替，積雪已經融化為潺潺水流滋潤從凍土裡新生的小花，

總是白雪圍繞的窗外景色也換成鮮嫩枝芽，褪下白羽的飛鳥站在枝頭上好奇的往那片窗內看

著。 
那是一隻軟呼呼的小動物縮在窗邊，他有一個專屬於他的小籃子，裡面被用心的鋪上柔軟的

絨布，幾個食物樣子的小玩偶被放在旁邊，正睡的咋吧嘴巴的小傢伙抱著他最喜歡的小人偶，

人偶上頭用湛藍色珠子裝飾的豆豆眼此時正反射著抱著他的小主人安穩的睡顏。 
如果是在更早之前，他是不會露出那樣安心的表情，只會在陌生的環境裡緊繃著，對外在環境

的一切都感到驚恐，害怕那些名為人類的生物。 
寬大的手掌帶來的不是溫柔地撫摸，而是帶有惡意的傷害。 
耳朵、尾巴、脆弱的腹部，只要稍微用力一些就會讓他感受到痛，更何況是將菸蒂壓滅在皮膚

上和不時因為主人心情不順的踹打，過於弱小的身體在這些暴力之後留下的傷疤全都掩蓋在

毛皮之下，傷口不會被發現，反正當傷好了，白色的軟毛重新長出就看不見曾經受過的傷害；

每日得到的食物只有放了很久的飼料和總不換水的水盒；他也無法言語，平凡又隨處可見的

寵物不需要被細心照顧。 
沒有人會在乎他，無數次望著窗戶外面的白雪想著如果他有那麼一點點的機會的話，真想要

出去一次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有著和小狗一般的短小身體，圓滾滾的大眼睛總是有些自卑的垂下，或許是因為時常被關

在籠子裡，所以即便他能用雙腳走路但總會絆倒自己。 
是隻擅長用兩腳站立但卻不太會走路的小傢伙，笨拙又令人疼惜。 
因為只有兩個巴掌大，加上長時間的營養不良，把他放在手心裡都好怕一個不小心就把他弄

壞。 
可這隻照理會引人疼愛的小動物，在他開始有意識的記憶裡得到的只有來自人類的給予他的

疼痛，其實他不懂，不懂為什麼自己會這麼惹人討厭、被人忽視，然後在半夜裡老覺得自己餓

的肚子絞痛。 
只是用著最單純的靈魂，面對這個世界給他的一切。 
他只知道在人類心情不好的時候他要趕快跑進沙發底下，這樣他就不會被當出氣筒；他知道

當他肚子餓的不行的時候可以去翻客廳裡的大垃圾桶，但要小心一點不可以把東西弄出來，

不然他就會被當壞狗；他知道每天最讓他感到安心的時候就是當這個『家』只有他一個，外頭

有細雪下著的時候。 
他可以窩在那扇沒有人會注意到的窗戶旁，盯著外頭銀白的自由天地即便在他身旁的是一個

許久未被清理的惡臭垃圾桶，蟑螂和蒼蠅在腐敗的食物上作伴，敏感的嗅覺讓他感到不是很

舒服不過也無所謂，因為他可以盯著那些獨一無二的冰晶，觀察那些悄悄地落在窗邊的結晶

體，偶爾還會有幾隻動物在窗戶外看著他。 
就只需要這麼一點點的東西，他就滿足了。 
就算那個時候他的身體有多痛、被弄傷的部位疼得發燙、整的腦袋都昏昏沈沈的，他也是看著

外頭，一絲不自覺的渴望，無法像人類說出話的嘴巴模仿著嘴形說了幾句話。 
只是做個樣子，他的聲帶只能讓他發出小小的狗叫奶聲，雖然更多時候從這張嘴叫出的是他

被揍的忍不住痛出聲的嗚鳴，不過他還是想嘗試著說出聲。 
一聲又一聲感覺還帶有奶味的小狗叫聲不停地往窗戶外叫著，或許就是那一天從未靈驗過的

祈禱被聽見了，他看了大半輩子的窗口被推開了，臉上還有沒有消下去瘀青的小傢伙愣愣的

看著把窗戶推開的人。 
銀色的頭髮、夏日湖水般湛藍的眼睛，那個人看著他、臉上似乎帶著驚訝與不忍，趴在窗臺上

的小動物和他對上了眼，他沒有主動碰觸這個已經傷痕累累的小傢伙。 



或許是天生的氣質，當他站在小傢伙的面前時那隻軟綿綿的動物已經被他吸引住，連害怕都

忘記了，就這般傻傻的看著他眼前好看到不行的人。 
「你願意跟我走嗎？」 
那個人的聲音傳個過來，從未聽過的語氣，小動物覺得自己心中看不見的地方突然被一股暖

流竄過，可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只能用濕漉漉的眼睛望著對方做出動作。 
那人伸出了手，試探性的讓被人類傷害成這樣的小動物嗅了嗅，他很想現在立刻就把他抱進

自己的懷裡，但是不行，他不能這樣做。 
至少他還是知道最初的信任從一開始就是很重要的。 
小傢伙困惑的看著那隻節骨分明的手，他不太敢接近但對方很有耐心的繼續舉著，又過了會，

飄落的雪都在那個人的肩頭上積了薄薄一層，他才小心翼翼的湊過去。 
聞了下，是一股他說不出來的味道，他眯起因為沒有被好好照顧而視力有些受損的眼睛，對方

見他聞完沒有表現出討厭的樣子接著輕輕的試著想摸摸他的頭。但手還沒碰到就被那隻容易

受驚的小動物給躲開，他像是被嚇到的樣子看著人類的手。 
他以為對方想要往他還痛著的頭伸過來讓他更痛。 
見被躲開那隻手頓了下，但他也不氣餒仍是舉在原地示意著他想要和小傢伙親近的意思。 
「別怕。」那個人這麼說著，「我不會傷害你。」 
他露出了一抹柔和的笑，如果這時有認識的他的人看見就會驚呼：天吶、維克托‧尼基福羅夫也

會有這樣子的表情？ 
維克托耐心地等著，或許這隻小動物會創下他等著俄羅斯航班的紀錄，雪又在他肩頭上積了

一層，那個小動物也沒有要動的意思。 
他就只是用視力不好的黑色眼睛，和維克托對看著。 
又過了會，維克托都開始在思考他堅持不堅持的下去時，那隻小動物終於動了，他用笨拙的動

作湊近了維克托，然後，舔了下維克托的指尖。 
只是一下下而已，那個軟滑又溫熱的舌頭劃過指尖最敏感的一處，維克托只覺得自己心底最

柔軟的地方被狠狠的戳了一下，讓他感受到無限的酸澀。 
「和我走好嗎？」 
維克托耐心地又問了一下，臉上沒有任何的不耐，除了滑冰以外，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有耐性等

一個回覆。 
那隻小動物在原地低下頭躊躇了一會，維克托在猜他可能是聽不懂人類的話還想表示什麼的

時候，渾身傷的小動物只是把自己的手搭在維克托的手上，然後就繼續愣愣的看著維克托。 
維克托笑了，他彎下身往這隻髒兮兮的小奶狗額頭上落下一抹輕柔的吻，在冰場上高傲的王

者此時低下頭顱，用著無限溫柔的低沈嗓音說著。 
「讓我帶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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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托養了一隻寵物。 
而且是一隻特別需要被照顧的柔軟小動物。 
冰場裡的人在休賽季時大部份都選擇去國外享受清涼夏日，無論是有著陽光比基尼的海邊還

是滿是羅曼氣息的水都威尼斯，對於平日裡得承受龐大訓練量的選手他們有那樣的機會可以

到處走走就會出去。 
但今年維克托不一樣，照理說有著各大採訪與贊助商邀請的現役傳奇在這個俄羅斯還落著細

雪的日子裡竟然是選擇待在自己的家裡，那個時候大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驚訝

這個總愛帶給眾人驚喜的男人是不是又在籌備什麼樣的表演，要在接下來的賽程裡呈現給期

待他的眾人。 



而現實也是骨感的，因為事實是維克托此時正毫無形象的趴在他的沙發底下對著一隻躲在下

面的小東西輕聲喚著他的名字。 
「勇利～勇利你快出來～」 
他一手端著一早準備好的食物哄著躲在沙發中間、手碰不到的地方的小奶狗 ，那隻傷痕累累

的小動物在一開始因為全身都是傷反抗不了，只能眼裡含著驚恐與淚水任由維克托替他整理

身上的傷口──他沒有反抗，也沒有喊叫，就只是在維克托替他擦拭傷口的時候因為痛而小小

聲嚶嚶的示弱著，然後在維克托替他梳理頭髮、溫柔的撫摸下睡著。 
維克托以為這樣子他就得到了這隻小動物的信任，至少他以為這幾天勞心勞力的替他整理皮

毛還有小臉蛋上的髒污，將他弄得乾乾淨淨的對方就會因此卸下些許的心房。 
可並不是這樣。 
那隻有著小狗身體的小動物只是因為害怕而不敢有什麼動作，那天維克托見他睡得很熟就悄

悄出門去買些小奶狗用的東西，而恰巧的在他離開家裡不久後小奶狗就醒了，醒來後他看著

空蕩蕩的室內發呆了一下，似乎一時之間還回不了神。又過了會他發現自己已經可以自由活

動（前幾天因為腳傷動彈不得）直接從維克托的床上爬了下來，因為床太高一個不小心就跌在

地毯上，但他也無所謂，小奶狗無法言語不過他臉上露出的表情看起來很急、很害怕，只因為

在這個無人的房間裡他彷彿又回到了當初──彷彿聽見了外頭那扇門有尖叫與斥罵──照他以

往的經驗只要鑰匙的聲音響起，他就要快點躲到沙發下面，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可找到一

處能夠躲藏的地方對一隻只有兩的巴掌寬的小奶狗還是可以的。 
沒有任何安撫言語的室內讓小奶狗原本就存在的不安瞬間放大，維克托對他的好在這個剎那

全都被害怕給掩蓋住──就算這個人類對他的動作再怎麼溫輕柔，已經破碎的心難以被合起，

陰影籠罩在他曾經乾淨無瑕的心上，因為會痛、因為會怕、因為他從未得到過所謂的溫柔所以

根本無法理解那些善意。 
沒有人會教一隻隨處可見的寵物什麼叫做愛。 
回到家的維克托就見勇利蜷縮在底下，就算他再怎麼想要讓他出來，可只要他試著伸手想要

把他攬出來的話那隻小動物就會渾身發抖，維克托頭一次知道原來挫敗是能如此鮮明。 
對於養一隻狗他是有經驗的，不過現在那隻陪伴他多年的老狗已經不在他身邊。那天他不過

是走在路邊散心剛好聽見了一個小小的奶聲狗叫，只是單純好奇地往那邊過去──那是一棟亂

糟糟的房子，酒瓶和嘔吐物混在一起，裡頭還有蒼蠅在亂飛著。 
除了這些維克托注意到更多的是那隻趴在窗戶的小東西，他身上的皮毛因為受傷流血而結成

一塊，雖然穿著一件小衣服可上頭滿是髒污、而那張本該讓人讚嘆可愛的臉上還有看得出來

是被毆打過後的瘀青。 
一瞬間，維克托想，原來只需要一瞬間他就發現自己沒辦法移開視線，沒有辦法放下這個在窗

戶邊帶著渴望自由的眼神。 
於是他打開了那扇並沒有上鎖的窗，讓那個止步不前的小東西能夠走向這片對於他來講該有

更多美好事物的世界。 
他伸出了手，等著又等待，在他以為自己要失敗的時候，突然得到了回應。 
是驚喜，也是心口很久沒有被觸動到的心弦再次被撥動。 
他以為這樣子就夠了，接下來的生活就會和那十幾年與自己的老狗共同生活的日子一樣，能

在每天一早看見對方的臉道聲早安、可以一起去低溫的街頭晨跑、可以縮在沙發上用手機看

影片。 
就是這樣簡單又平凡的日常。 
可他忘了，這隻小奶狗不是他口中的馬卡欽，也不是一隻受到寵愛的小狗，他是那樣脆弱又對

於未知的事物感到害怕。 
「勇利？」維克托又試著喊了聲他的名字，可還是沒有得到回應，在冰場上能夠得到所有觀賽

者目光的冰上王者此時竟是連一隻小奶狗的眼神都沒有，對方給他的只有把自己埋在手臂裡

的絨毛頭頂，一副不理睬人的樣子。 



手指習慣性的點在唇上，維克托站起來他看了下時間，思考幾秒後他決定了。 
躲在沙發底下的勇利感覺到一直站在外頭的身影走掉了，他小心地抬起頭，看到沙發縫外真

的沒有任何東西這才悄悄地鬆了口氣，他吸了吸鼻子，然後趕緊將因為緊張而忍不住冒出的

淚水用手抹掉。 
時間滴滴答答的過去，勇利鬆口氣後因為身上的傷口還沒癒合就開始昏昏欲睡，小腦袋一點

一點的，原本坐著的姿勢緩緩地變成趴躺在地上。 
外面沒有什麼聲音，勇利覺得自己的眼睛都快要瞇起來的時候突然聞到了一股很香很香的味

道。 
他從來都沒有聞過那麼香的氣味，小小的幼犬會的詞彙不多，但他只知道自己被這個香噴噴

的香味給吸引住了，就連原本差一點就要被瞌睡給侵襲的腦袋都下意識的朝那邊抬了過去。 
小鼻子嗅阿嗅，昏沈沈的他只覺得那股味道離他越來越近，他雙手並用的開始向前爬動，屁股

上的小尾巴小弧度的晃動著，那隻怕生的小奶狗在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時候爬出了沙發底部。 
在他面前是一個大碗，裡面被放了香噴噴的米飯還有蛋汁，小奶狗第一次看見這麼美味的東

西，他微微張開了嘴巴、連口水都忘記吞，傻愣愣的看著碗。 
維克托蹲在勇利身後的沙發上面，一個大男人此時像個小孩子一樣觀察著底下小奶狗的反應

，在他發現對方根本就整個傻在碗前面，竟然連主動去吃的意思都沒有，一時之間還以為勇利

不喜歡裡面的料理慌了下，可在他認真看了那隻安靜的小傢伙的臉後，就安心了。 
那是一副因為太想吃而忘記動的表情。 
不過此時的維克托又怕自己伸手想要餵他會被拒絕、又躲回沙發下面，他是用方法成功把小

奶狗引出來了，但是卻沒有深思到小動物沒有打算要吃東西的情況，在沙發上撐著頭，那對深

邃的湖水藍眸子看著那個圓滾滾、晃著尾巴的小奶狗屁股，他還是忍不住地想要去摸一摸。 
基本上維克托不會委屈自己，所以他大手一伸直接把那隻軟綿綿的小動物攬到自己懷裡，在

對方來不及反應的時候就拿起湯匙餵了一小口飯到勇利微開的嘴巴。 
連續好幾天因為低燒而只能吃流質食物的小奶狗被突如其來的美味弄的不知所措，他只能依

靠著本能將飯吞進自己的肚子裡，然後在他想要喊叫掙扎的時候又被餵一口飯。 
就這樣來回幾次，小奶狗的嗚鳴全都順著一口口香噴噴的蛋汁飯給吞入肚子裡，維克托餵的

很認真但也沒有催促要他懷裡的小傢伙吃快一點，他就是慢慢的讓小奶狗一口口把那碗飯給

吃完。 
原本還有反抗的小奶狗到了最後只癱軟在維克托的餵食中，因為太餓了所以還會主動的張開

嘴巴讓餵飯的湯匙更快進入自己的嘴裡。 
在碗公見底後，按照食譜做的份量剛好適合這隻還未痊癒的小奶狗，維克托把碗放回桌上，而

因為飽肚而顯得有些想睡覺的小奶狗則是瞇起自己的眼，似乎還在回味那一口口的飯，粉色

的舌頭舔著自己的嘴角、他打了一個小小的飽嗝。 
維克托見狀垂眸笑了下，在他記憶裡馬卡欽小時候的樣子已經隨著歲月模糊了很多可看見勇

利的樣子那些回憶就如潮水般一波波緩緩地湧了上來。 
並不是說感到特別難過，只是心裡被緊緊揪著，要他鼻頭酸澀。 
維克托‧尼基福羅夫是冰場上的傳奇，可在這一片戰場般的銀盤下，他也不過是個普通的男人

，會因為離別傷心、會因為失去難受、會因為想要轉移注意力所以做出了預想之外的事情。 
就如同養一隻與成熟的馬卡欽完全不同的類型的寵物。 
「勇利？想睡了嗎？」 
維克托拿著紙巾替小奶狗的嘴擦乾淨，那隻吃飽喝足的小狗露出了不是很願意被這樣擦拭的

表情，可因為被抱在懷裡所以只能微弱的側著頭反抗。 
或許是因為還在發燒，本該因此怕人的小奶狗在維克他替他擦好嘴後就開始打起了瞌睡，他

乖巧的將身體縮了起來，暖暖的身體貼著維克托，接著只見他蹭了下維克托的衣服、替自己用

了個舒服的位置，打了一個哈欠就閉起眼睛。 



維克托也不意外，因為餵給勇利的飯裡有參雜退燒藥和一些幫助睡眠的藥物，來到新家的勇

利總是表現出一副受驚害怕的樣子，維克托沒辦法，只好讓獸醫替他開一點能輔助睡眠的藥

物。 
最起碼要讓這隻膽小的小奶狗，最睡夢中也能好好的休息。 
維克托將勇利柔軟的頭髮用手指梳順，對於一個在外人眼中完美又強大的滑冰王者他這樣子

的舉動過於溫柔，可他對這隻能來到他生活中，陪他生活的勇利是甘之如飴。 
沒有人在剛體驗失去之後就能立刻走出，特別是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維克托遇見了勇利。 
需要人好好疼惜的小動物，他有一副惹人疼的外表，雖然部分的皮毛為了照顧傷口而剃掉讓

他的身體看起來有些慘不忍睹，可那張圓滾滾的小臉蛋還是透著粉色的紅暈，讓他看起來可

愛無比。 
他有一對不太能對焦的眼睛，因為營養不良還有沒有被照顧好、體質嬌弱的小奶狗因此傷到

了視力，他總看不清眼前的所有東西，走起路來更加容易跌倒。 
維克托決定在小奶狗身體比較好一點，他就要帶這隻可愛的小傢伙去挑選眼鏡，希望他能用

那對濕漉漉的眼睛真正認識他。 
他會對他很好，可能是帶了點對馬卡欽的愧疚，可他想他是真的很喜歡這隻小奶狗。 
就像現在，這隻感覺還帶有奶味的小狗在他的懷裡發出想要被人撫摸的小叫聲，明明已經昏

昏欲睡了還是想要有人陪陪他。 
被傷害成這樣，還是想要得到被疼惜。 
維克托順著那個叫聲，溫柔的撫摸勇利的背脊，一次又一次。 
他新的家人是隻小奶狗，他的名字叫做勝生勇利，膽小又怕生，甚至只要發出稍微大聲一點的

聲音他就會嚇得想把自己塞進任何一個小縫隙裡。 
可維克托想，他會有無數的時間來陪他，在這漫長的雪天裡，他想要多瞭解勇利一些。 
「所以告訴我吶。」他點了點勇利的小鼻子，「把你的一切都告訴我吧。」 
因為我是如此渴望著，想要和你一起生活。 
  
  
  
  
  
  
  
  
  
  
 
 


